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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姜義華：尊敬的李敖先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來賓，早上好，最近幾天正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的慶典的高潮，數以萬計的海內外校友和貴賓雲集到復旦校園，歡慶這一重大的節日，在喜事連連的時刻我們迎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這就是以特立獨行蜚聲海內外的李敖先生。
　　請允許我代表復旦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對李敖先生來復旦大學訪問給我們校慶增添了異彩表示熱烈的歡迎。我先介紹一下演講臺上幾位先生，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李敖先生，第二位是我們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秦紹德博士，第三位是鳳凰衛視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我叫姜義華，是我們學歷史系的教師，現在擔任人文學院校長。現在先請李敖先生、秦紹德先生、劉長樂先生就坐。
　　姜義華：我是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我很早就注意到李敖先生在很早以前在1961年還就是臺灣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學生的時候，就因為他撰寫了《播種者胡適》和《胡適的經歷和著作》兩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適作為新文化播種者的歷史功績，為當時正處於國民黨一批御用文人圍攻中的胡適打抱不平，而嶄露頭角。
　　我在講中國現代思想史的時候，是將李敖先生看作繼胡適、殷海光、雷震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傳統的繼承者，而且是一個身體力行者。李敖先生曾經被胡適評價為「比胡適之還瞭解胡適之」，作為一個堅持思想和學術自由信念的頑強鬥士，李敖先生身陷囹圄多年，但是這些逆境更錘煉了李敖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品格，他所撰寫的《傳統下的獨白》、《孫中山研究》、《蔣介石研究》等書都致力於用事實、用大量第一手他所掌握的珍貴的資料，打破其他人製造的種種神話，恢復歷史本來的面貌，這些著作是史論，更是政論，這些著作使李敖先生成為自由主義最有影響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敖先生著作等身，還有獨立鮮明的個性，一貫敢於思前人所未思，想前人所未想，現在他的許多著作在大陸出版，還通過鳳凰衛視專題節目正在縮寫李敖先生。
　　姜義華：李敖先生雖然年逾古稀，但是身體看上去還像中年，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保持著年輕人的犀利和活力。今天，李敖先生演講的題目是《中國人文的機會》，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所做的第三場演講。中國正處於從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轉變的偉大進程之中，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怎麼樣充分重視人文的發展，是我們大家一直關心的重大的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論，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都發端於我們的復旦大學，這兩場熊熊烈火最初都是由復旦大學點燃起來的。今天參加李敖先生演講會的包括我們學校的人文科學院及其他學科的許多教授和青年學生，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我相信李敖先生的演講必定會受到復旦的歡迎，現在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李敖先生演講。
　　國家富強是多麼重要
　　李敖：劉長樂先生感謝你，沒有你我今天不會站在這兒。姜院長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開一句玩笑，他為了把我今天講話故意的學術化，所以變成了這種樣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實我跟大家說，他講得太長了，並且他的普通話講得不夠好。學問一級棒，語言不好。我跟大家說，我最怕這種講堂，原因講過，作為一個演講的人，他要很禮貌地照顧每一位，可是當講堂是這個樣子的時候，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我就覺得我自己是一台電風扇。
　　今天我在這裏很以老賣老地說，我看過的上海你們都沒有看過。遠在56年以前，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在這個外灘，在銀行的面前，上海的員警騎著大馬手裏拿著皮鞭打群眾，群眾怎麼來的？清早5點鐘戒嚴的時間一解開，四面八方湧向上海的銀行，幹什麼呢？去擠兌黃金。這些黃金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搜刮了人們的財產，用金圓券搜刮人民財產，就是說你家裏有黃金，除了你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外，全部向政府來兌換金圓券。如果不兌換的話，黃金沒收，人法辦。這些黃金被國民黨政府搜刮走了以後，忽然一夜之間要賣出來了，就是你買到一兩以後，到外面賣可以賣2兩的價錢，所以上海人瘋了，就拼命擠兌黃金。當時上海有一組員警叫做「空中堡壘」，就是騎著大馬拿著皮鞭打，打都打不散，我親眼看到一個滅亡的政府，一個亡掉的中華民國在最後兵敗山倒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我和他們一起逃到臺灣，當時我沒有選擇權，因為我只有13歲。當我現在又回到了上海，56年以後我回到上海，大家知道我的感覺嗎？就是我看過那麼淒慘的畫面，你們都沒有看到，你們也不會感覺有什麼不同，可是對我而言，我才知道國家的富強是多麼的重要，尤其在上海我看到了，請鼓掌。
　　在復旦講「尼姑思凡」
　　我這一次回到祖國的講演是分三場，剛才姜院長給我定的題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題目是三個定位，第一個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學要講金剛怒目，我在清華大學要講菩薩低眉，我在復旦講什麼，要講尼姑思凡。為什麼要講尼姑思凡？講到我們理想及現實一面。
　　在元曲裏面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挖苦尼姑的話，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師傅削去了頭髮，她看到一些男青年以後，她把眼看著眨，眨巴眼看他，眉來眼去，叫思凡，就是比較務實的一面。
　　一個匈牙利的作家當年是共產黨，後來脫離了共產黨，叫卡斯利，他寫了一本書叫做《下午的黑暗》。這本書裏面講到老共產黨被整的時候，要槍斃他的時候，他最後和整他的年輕的共產黨說，兒子，你們休想硬把天堂造出來。可是大家想想看，我們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照著鄧小平的說法，他在45歲以前花了20年去打仗，可是在49年以後，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很努力的去造出一個天堂。
　　可是鄧小平說其中有20年的時間浪費了，為什麼浪費了？大躍進、文革都浪費了這些時間，什麼原因？我們想到漢朝的一個故事，漢朝有一個皇帝，你們都叫他漢高祖是錯的，應該叫漢高帝。漢朝的皇帝是高帝、惠帝……賢帝，賢帝就三國了，大家知道我的記憶力是多少的好嗎？漢高帝劉邦痛恨知識份子，痛恨復旦大學的學生（笑），知識份子來的時候是戴著帽子，一把把帽子抓下來放在下面撒尿，就是看不起這些人。有一個人叫陸賈，就和他講，說怎麼樣治國。劉邦說，馬上得天下，老子是騎著馬得到天下的，誰要聽知識份子講課啊？陸賈講了一句話，你馬上得天下，你不能馬上治天下，治天下需要專業人才。這個專業人才我在北京的時候是說出自北大清華，當我到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出自复旦。（笑）
　提問：您好李敖先生，很榮幸向您提問。我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03級研究生，我覺得您一貫的言論可以用兩種色彩來概括：就是灰色和粉色。灰色是批判，粉色是女人。您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過一句話：您一生最喜歡的是女人，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我願意相信您對您身邊所有的女性都是非常真誠的，但是我覺得我很難看到平等。我想問您的就是，在您的字典裏女性除了喜歡和追求的符號以外，是否也是您真誠的欽佩和欣賞的物件。
　　另外美國一位很著名的政治學者說，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世界如果交由女性來統治，將會更加和平。我想問您在您看來，究竟是男性主導的世界更容易招致戰爭，還是女性主導的世界更容易喪失和平？
　　李敖：謝謝你，我很怕你問我這種問題，因為凡是涉及西門慶的問題我都怕。女人當然是可愛的、美麗的，可是有一些思想是有問題的，原因就是女人太感情用事，因為感情用事會誤事。好比說民主政治，為什麼過去有些國家不給女人投票權，就是因為她感情用事。美國總統威爾遜，那麼優秀的總統幾乎落選，什麼原因呢？就是他老婆死了，再結婚的時候中間的時間太短了，以當時美國女人的保守，認為這傢伙、這孫子是薄幸的，是無情的，就不投票給他，幾乎落選。請問，這種選民能夠去搞民主政治嗎？不可以的。
　　當然我尊敬女人、當然我愛女人，我也承認女人如果作為政治領袖，當然是最好的，像英國的柴契爾夫人，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有武則天和西太后。謝謝你。
　　（花絮：回答關於海南大學副校長關於邀請李敖去海南的邀請。李敖：我這次回到祖國，我一分錢都沒拿，還賠錢。可是要海南島，我告訴你們，我們要定價。）
　　提問：我的問題是唐朝有什麼樣的精神風貌或者是習俗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乏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是要努力的去適應這個時代，還是努力的讓這個時代去適應自己？
　　李敖：謝謝你。可能你誤會我的一個意思了，我沒有想做唐朝人，我是想唐朝人做我。至於你所提到其他的問題，我必須告訴你，我覺得人生有一個有為主義，什麼是有為主義？就是這件事情當你做它和不做它是不一樣的。
　　我本人是有為主義，所以我相信很多事情我們去努力去做，會有不同的結果，那種抱怨、說風涼話、那種關著門詛咒、關著門拍桌子砸板凳都不是健康的。同樣的，我覺得如果用一種悲憤的情緒去表達一切也是不好的。為什麼我不喜歡魯迅，老是橫眉冷對，不好。我也不喜歡文革後的傷痕文學？我告訴你，眼淚太多了。這就是鄧小平所挖苦的，哭哭啼啼沒有出息，我們是男人，我們不要沒有出息。
　　提問：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說，你是白話文寫作以來的中國寫作第一人？這個結論怎麼得出來的？第二個覺得自己比魯迅高明很多，我們知道李敖是偉大的思想家，請問，你憑什麼講比魯迅高明？
　　李敖：我有耳背，我的耳朵常常聽不到對我不利的聲音（笑）。
　　為什麼我說我是500年來寫白話文的前三名？因為我在陳述一個荒謬。拉丁文有一句諺語，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相信。這件事情很荒謬，所以我深信不疑。
　　第二個問題請你收看鳳凰電視臺裏面，我這一陣子對魯迅的批評。我只告訴大家，魯迅有他的時代性的功勞，可是今天我們還抱住魯迅，我們太落伍了。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落伍。大家注意，我說胡適都說得很清楚，我這次花了35萬人民幣捐銅像給胡適。我說的很清楚，我捐的胡適，是新文化時代的胡適，不是跟蔣介石交朋友的胡適。魯迅的功勞我們沒有否認，可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李敖。（笑）

放棄自由主義換取憲法落實
　　提問：李敖先生你好，我是來自於復旦大學05法學的同學。我知道您在此之前一直被看作是自由主義派的，而且是很多人把您當完全西化的自由主義派。但在今天的演講中，您好像是非常地推崇中國的文化，而且是公然宣稱您放棄了自由主義，是什麼促使了您的這種轉變？
　　李敖：我告訴你，這就是我的進步。請大家注意，我來做著買賣，大家沒有看到我在交換嗎？我用自由主義換什麼？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要落實給我們看，大家沒有看出來嗎？我想你那麼聰明，應該能看得出來。
　　提問：我這個不是問題。我知道您藏書十數萬冊，包括一些名人的手記您也收藏了很多。想問問您，有沒有考慮過什麼時候能把這些資料和書籍捐給我們大學？最好是我們復旦大學，再好一點就我們姜老師在的人文學院歷史系，給我們資料室，因為我是歷史系的學生，對這個很關係。
　　李敖：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是歷史系的學生，你是商學系的學生。
　　提問：還有一個就是您前幾年說，要寫的兩本書？
　　李敖：都不寫了。我的脊椎疼，不寫了。我已經寫了1500萬字，今天要捐給貴校的《李敖大全集》，40本。事實上我寫了80本，3000萬字，要寫的都差不多了。順便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叫做《李敖大全集》，不說李敖全集？像魯迅這樣，為什麼帶個大字？為什麼你那麼拽、那麼神氣，那麼不謙虛？我告訴你，我已經很謙虛了，我叫李敖大全集，沒有叫大李敖全集。（笑）
　　錢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
　　提問：我是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研究中心的碩士。首先感謝您今天對我們的母語--漢語的深切的關懷。因為全國高校唯一的語言文化報--《雅言》，就是我們復旦語委創辦，並且一直堅守到現在。
　　我想請教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如果您要創辦一所大學的話，您準備提出一種什麼樣的校訓來作為對青年後學的忠告？第二，剛剛您講到龔定庵，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述都為稻糧謀，這是龔定庵的精神困境。神州白髮兩飄飄，犧牲終繼莫懸琴，這是馬一孚的精神困境。您認為當下的人文知識份子，他面臨的一種最嚴峻的精神困境是什麼，又如何尋求這種突圍和救贖之道？
　　李敖：我跟各位說，司馬光寫《資治通鑒》，294卷，寫好以後給每個朋友看，大家都睡著了。只有一個朋友叫王勝之，算勉強看一遍。我講這個故事是告訴大家，我向院長特別致意，你不要太難過了。
　　司馬光接見後進的時候，他先問你你家裏有沒有錢。大家很奇怪，說我們的國務總理級的人怎麼見面問這麼一個小的問題，這麼一個不上路的問題，怎麼問我家裏有沒有錢呢？原來司馬光就考驗你，家裏沒有錢的人，就是佛蘭克林的那句話，兩個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你沒有競爭的能力。金錢是一種力量，競爭的的力量。說我不在乎，我不要錢，我像顏回一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可是，32歲，癆病鬼，死掉了。為什麼？你沒錢。還有，如果顏回結婚了，兒子得了了盲腸炎，需要開刀，你要不要求爺爺告奶奶，雙膝下跪，你會的。當你沒有金錢的力量的時候，你就沒有支撐點。所以當時你談了這麼多計畫，我很務實的告訴你，得自己腰包裏揣一點錢，才能夠談一切，否則得話，一切都落空。
　　我們講的話很現實，可是告訴大家，我們中國知識份子都看不起錢，看不起經濟的力量。像毛主席一樣看不起，至少他搞不好，鄧小平罵他，說他不懂生產力，為什麼這樣？有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
　　今天，我可以看到，大家注意到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面修改了一條，我們可以有私人的財產，大家知道嗎？我們在改變，我們在進步，可是有錢是非常重要的。怎麼有錢？第一先調查你爸媽的錢包，他們有沒有錢，如果有的話，就不要死了再給你，先分給你。如果沒有錢你幹什麼？建議你培養一套安貧樂道的人生觀，認命、釣魚，不要硬撐。否則的話，覺得你沒有這些能力而想做這些事情是很危險的。我告訴大家，當毛主席起來革命的時候，當他沒有錢的時候，他會碰到老式的中國文人章士釗，送錢給他，大家知道嗎？
現在誰會送錢給我們？我那個時代是一段佳話，當我褲子進當鋪得的時候，胡適送一千塊錢給我。但有些人會講風涼話，說你收買年輕人，可是胡適如果不送一千塊錢給我，他還是胡適，他並沒有少什麼。可是他送了給我以後，大家想不到，在這麼多年以後，會發生這種效果。我捐出來1500倍的錢，並且要在北京大學給他立銅像。為什麼北京大學有蔡元培的像、李大釗的像、毛澤東的像、馬寅初的像，沒有胡適的像，今天我回來了，就幹這個事情，當然黨中央會猶豫，我們不同意，我說錢不要退，我等著你，可是別忘了，我70歲了，我等不了很久了，我還要去海南島。
　　提問：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一位教員，我問您一個關於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在白岩松採訪您的時候，以及前幾天在清華大學演講的時候都涉及到這個問題。您認為杜正勝、周梁楷他們所做的臺灣歷史教科書所引起的爭議您因為不足慮，您說一個聰明的小孩子等他自己長大以後，他自己會獲得這種歷史認同和民族認同。但是我們反過來想想，杜正勝、周梁楷這些台獨分子他們自己也是從小孩子長大的，尤其在他們念書的時候還沒有這種系統的有計劃的去中國化的教材，他們變成了台獨分子，您這樣對小孩子的期待，我認為是一種放任自流的做法，您認為這種做法針對這種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這樣一種去中國化的過程有效嗎？
　　李敖：謝謝你！我們常常被我們的自己的經驗所困惑，我們常常把台獨當成一個反叛的勢力，或者是一個革命的勢力，他們是反叛人物，或者他們是革命黨，你們搞錯了，為什麼？因為中國共產黨打天下的過程裏面，他自己是玩真的，所以像毛主席一家死了五口人，並且包括他在另外還有長征的時候丟掉的一個兒子，他的那個局面就是古人說的，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都是這樣子。
　　可是因為這種經驗，打天下的經驗使他感覺到，有人在臺灣要打天下，有人在臺灣要變天，有人在臺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怎麼可以！所以你們緊張了。我告訴你們，這些人我都認識，陳水扁和我一起辦雜誌，他們我是太清楚了，是玩假的，他們是嚷嚷，覺得台獨是有市場。當然有一些日本人在煽動，可我告訴大家，沒有台獨問題，只有中美問題，美國在撐腰，美國也是歷史反革命，而不是現行反革命。為什麼？美國過去和蔣介石掛鈎，它有那種軍事合作的關係，有大吃小的關係。在我們和美國人建交以後，那些老的關係一時掐不斷，所以今天形成這樣，可是美國人也知道，不能夠真的支援他們搞「台獨」，所以台獨分子嚷嚷半天，你是「總統」，為什麼不獨？你是「執政黨」為什麼不台獨？你有「國會」的半數為什麼不台獨？因為你是孬種，你是玩假的，他是一個假貨。
　　所以我常常講一段故事，你們在毛澤東文集和在毛選集裏面都看不到那篇文章，在1920年9月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寫的一篇文章，他說，全中國各省都對不起我們湖南人，我們湖南要幹嗎？湖南要獨立，毛主席主張湖南獨立。請注意，10個月以後，毛澤東就組織了中國共產黨，10個月他就想通了，不能搞地方獨立，而要搞統一的國家，以毛主席那麼英明都要想10個月才能想得到。臺灣離開祖國110年，我們要不要給臺灣同胞一點時間，一點機會，讓他想一想？不要動輒就講我要打他個稀巴爛。
　　提問：非常榮幸是最後一個問題，但是我有兩個問題：李敖先生，不知道您有沒有聽過餘光中的一句話，說越是天才越怕死，他說莎士比亞是一位天才，他的藍墨水沖不淡他對死亡的恐懼，今天我看見您3000萬字的李敖大全集，我仿佛看見一個句點的落下，是您對生命的留戀、對死亡的恐懼讓您有這個動力寫這3000萬字嗎？當然我希望您長命百歲，因為我很喜歡您的書。我還看過您的節目，其中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在北大的演講的時候有雷同，比如說提到過艾森豪、巴頓將軍、麥克亞瑟，這些在書上都有，請問這是您老闆劉長樂有安排，還是您真正成熟的智慧可以信手拈來？
　　李敖：我的老闆劉長樂是安排了我這次回到祖國來演講、接洽，到處白吃白喝，別的他安排不了。我的思想、方法，劉長樂老闆他太年輕了，跟我不完全一樣，雖然我們是同黨。我告訴你，剛剛你說我怕死，你在我文章裏面看到我怕死，我14歲的時候寫的文章，我14歲的時候怕什麼死？所以我認為這個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對生命的看法。我告訴你，基本上對人生，我這個年紀有某種程度的悲觀，我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新舊約全書》最後的啟示錄第六章第八節有一段說，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死，我告訴你，我隨時會騎上灰色馬，再見！

